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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影响初中生幸福感的积极心理品质维度。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于 

2024 年 2 月 17 日寒假开学第 1 周选取北京市某中学 405 名初一学生作为研究对象，使用青少年幸福感

量表和中学生积极心理品质量表调查学生幸福状态和积极心理特质；采用抑郁症筛查量表（PHQ-9）和

广泛性焦虑量表（GAD-7）调查学生心理健康状况；采用自评式网络游戏障碍量表（IGDS）和中文版家庭

功能量表（CFAI）评估其网络游戏成瘾风险及家庭功能。通过中介效应分析探究积极心理品质、抑郁和

幸福感之间的作用机制。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及逐步多重回归分析探究预测幸福感的积极心理品质

维度。结果 405 名初一学生的青少年幸福感量表总分为（71.35±16.44）分。初一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得

分和家庭功能得分与幸福感得分呈正相关（r=0.689、0.591；均 P ＜ 0.05）；抑郁、焦虑和网络游戏障碍得

分与幸福感得分呈负相关（r=-0.586、-0.516、-0.320；均 P ＜ 0.05）。在抑郁和幸福感的关系中，积极心

理品质起部分中介作用，效应值为 -0.147，占总效应量的 25%；卓越和利群品质对幸福感的中介作用最

显著（P ＜ 0.001）。结论 积极心理品质与初中生的幸福感高度相关，卓越和利群 2 个维度是幸福感最

强预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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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ositive mental character dimmensions affecting the well-being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Methods In the first week of the new semester during the winter vacation on 

［34］ Browning M， Holmes EA， Charles M， et al. Using attentional 

bias modification as a cognitive vaccine against depression［J］.  

Biol Psychiatry， 2012， 72（7）：572-579. DOI：10.1016/j.biopsych. 

2012.04.014.

［35］ 刘华峰，王晓一，高志华 . 情绪调节策略在大学生情绪体验

与健康状况间的调节作用［J］. 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

志，2019，28（2）：166-171. DOI：10.3760/cma.j.issn.1674-6554. 

2019.02.013.

 Liu HF，Wang XY，Gao ZH.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emotional 

regulation strategi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al 

experiences and physic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J］. Chin J 

Behav Med & Brain Sci，2019，28 （2）： 166-171.

［36］ 郑仲璇 . 认知情绪因素对大学生自伤行为的影响［D］. 深圳：

深圳大学，2017.

［37］ Kashdan TB， Barrios V， Forsyth JP， et al. Experiential avoidance 

as a generalized psychological vulnerability： comparisons with 

coping and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J］. Behav Res Ther，

2006，44（9）：1301-1320. DOI：10.1016/j.brat.2005.10.003.

［38］ Goldin PR， McRae K， Ramel W， et al. The neural bases of 

emotion regulation： reappraisal and suppression of negative 

emotion［J］. Biol Psychiatry，2008，63（6）：577-586. DOI：

10.1016/j.biopsych.2007.05.031.

［39］ Tugade MM， Fredrickson BL， Barrett L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positive emotional granularity： examining the 

benefits of positive emotions on coping and health［J］. J Pers，

2004，72（6）：1161-1190. DOI：10.1111/j.1467-6494.2004.00294.x.

（收稿日期：2024-05-10）

（本文编辑：王影）



· 283 ·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 2025 年 4 月 20 日第 25 卷第 4 期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and Mental Health， April 20，2025，Vol.25，No.4

幸福感是反映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对

于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1］。幸

福感体验受内在的人格特质和外在的生存环境等多

种因素影响［2］。Seligman 等积极心理学创建者认为

积极心理品质是幸福的基石［3］，家庭是青少年幸福

感的来源［4-5］，而抑郁和焦虑情绪是体验幸福的障

碍［6］。目前，处于数字化时代的中学生，网络游戏

成为学生们最常见的休闲活动，但过度游戏，尤其

是游戏障碍又给中学生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带来了

新的威胁［7］。影响当前中学生幸福感的因素较多，

既有家庭环境、网络游戏等外部因素，又有抑郁、焦

虑情绪和积极心理品质等内部因素。探讨影响中学

生幸福感的因素，提升中学生幸福感，减少焦虑、抑

郁等负性情绪的发生，对促进中学生的心理健康水

平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表明，积极心理品质与幸福感存在显著正

相关，而某些积极心理品质维度的缺乏可能是焦虑、

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风险因素［8］。例如，缺

乏希望、乐观、感恩心理特质的人患抑郁症的风险是

健康者的2倍［9］。相反，拥有卓越等积极心理品质可

降低抑郁症患者的疾病严重程度并促进其康复［10-11］。

在健康青少年群体中，拥有积极心理品质也有利于

减少抑郁症状的发生［12］。在初中生群体中，积极心

理品质、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与幸福感的关系如

何？尤其是 Seligman 等［13］提出的 24 项积极心理品

质和我国学者孟万金等［14］修订的中学生 17 项积极

心理品质中，哪些积极心理品质与中学生幸福感的

关系最密切，目前相关研究较少。据此，本研究探

讨积极心理品质与初中生幸福感的关系，以及积极

心理品质、抑郁和幸福感 3 者之间的关系，为开发基

于积极心理学原理的中学生心理健康促进方案提供

依据。

一、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采用整群抽样方法，于2024年2月

17 日寒假开学第 1 周选取北京市密云区某普通中学

初一年级全体学生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自愿

参与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2）年龄 12～15 岁；

（3）汉语为母语；（4）熟悉电脑操作。排除标准：上学

期非身体健康原因缺课 30 d 的学生。本研究已通

过北京回龙观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批件号 2024- 

11- 科）。

2. 研究工具：（1）自拟一般情况问卷。包括年

龄，性别，健康状况，居住情况，是否独生子女，学

习压力感知，对学习成绩、相貌和身材的满意度等。

（2）青少年幸福感量表。该量表以塞利格曼等提

出的幸福五元素 PERMA 模型为基础开发，用于评

估青少年幸福感的 5 项积极指标［15］。该量表共有 

20 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 5 级评分法，1 分 = 完全不

像我，2 分 = 不太像我，3 分 = 有些像我，4 分 = 部分

像我，5分 =非常像我，总分为20～100分，得分越高，

幸福感越强。既往以中学生测查结果的均值和标准

差来定义高分线（93 分）和低分线（63 分），即得分≤ 

63分为较低水平，64～92分为中等水平，≥93 分为

较高水平。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 系

February 17， 2024， cluster sampling was used to select 405 junior grade one students from a school in Beijing 
for the study. Engagement， Perseverance， Optimism， Connectedness and Happiness （EPOCH） measure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y Scale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students' well-being 
and positive mental characters.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 （PHQ-9） and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7 

（GAD-7） were used to measure mental health. Self-rating Internet Gaming Disorder Scale （IGDS） and Chinese 
Family Assessment Instrument （CFAI） were used to assess the risk of internet gaming disorder and their family 
function. The mechanisms of action between positive mental characters， depressive disorder and well-being were 
analyzed by mediating effects. Pearson correlation and 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 were used to explore positive 
mental character dimensions that predicted well-being. Results A total of 405 junior grade one students had a 
total score of （71.35±16.44） on the EPOCH measure. Positive mental characters score and family functions score 
of junior grade one student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well-being score （r=0.689， 0.591； all P＜0.05）， 
depressive disorder， anxiety and internet gaming disorder scores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well-being （r= 
-0.586，-0.516，-0.320； all P ＜ 0.05）. Positive mental characters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pressive disorder and well-being， with an effect value of -0.147， which accounted for 25% of the total 
effect. Transcendence and altruistic strengths mediated the most significant effect on well-being （P ＜ 0.001）. 
Conclusions Positive mental characters are highly correlated with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ell-being， 
with the dimensions of transcendence and altruistic strengths being the strong predictors of well-being.

【Key words】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ell-being； Positive mental characters； Depressive 
disorder； Mediat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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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为 0.940。（3）中国中学生积极心理品质量表。该

量表由孟万金等［14］修订，用于测评我国初中和高

中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发展状况。该量表采用 5 级

评分法，由 1 分“非常不像我”、2 分“比较不像我”、 

3 分“一般像我”、4 分“比较像我”、5 分“非常像我”

分别计分，总分越高，表示积极心理品质越好。量

表包括 6 个维度、17 个积极心理品质、63 个条目。 

6个维度分别是“认知”“情感”“意志”“律己”“利

群”“超越”。按照积极心理品质的不同分数水平划

分如下：总分≤159分为较低水平，160～219 分为一

般水平，≥ 220 分为较高水平。该量表在本研究中

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82。（4）9 条目患者健康问

卷（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PHQ-9）。该问卷共

有 9 个条目，采用 4 级评分法，主要用于评估受试者

2 周内出现抑郁症状的频率。该问卷对轻度、中度、

重度抑郁症的划界值为 5、10、15 分。总分＞ 10 分为

可能是抑郁症的分界值［16］。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0.887。（5）广泛性焦虑量表（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GAD-7）。该量表用于评估受试者近 2 周内

出现焦虑症状的频率。GAD-7 包含 7 个条目。该量

表对轻、中、重度焦虑障碍的分界值为 4、9、12分［17］。 

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03。

（6）中文版家庭功能量表（Chinese Family Assessment 

Instrument，CFAI）。量表共包含 9 个条目，从不赞同

到赞同采用5点评分法，得分越高提示青少年的家庭

功能越健全［18］。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95。（7）自评式网络游戏障碍量表（Internet 

Gaming Disorder Scale， IGDS）。该量表用于评估青

少年使用电子游戏软件对日常生活、学习的影响程

度。IGDS共包含 10 个条目，采用 5 级计分方法，从

“从来没有”到“总是有”分别计 1～5 分，得分越高

提示青少年的网络游戏成瘾症状越严重。量表以

21 分为界，＞ 21 分代表当前的游戏行为可能已给学

习、生活带来了不良影响［19］。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76。

3. 质量控制与资料收集方法：为确保数据的真

实可靠，所有被试均在上课期间，统一在学校计算

机房的电脑上完成所有测评，测评前心理老师宣讲

测评注意事项。测评过程中，心理老师全程在场，

对学生的疑问进行及时解答。共回收问卷 443 份，

剔除回答不全等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 405 份，

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91%。

4. 统计学方法：采用 SPSS 27.0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采用Shapiro-Wilktest方法进行正态性检验，

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 标准差（x±s）
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多组间比较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

中位数和四分位数［M（P25，P75）］表示，两组间比较

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计数资料用频数、百分

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多个自变量与幸福感的相关性。以幸福感

得分为因变量，人口学指标及抑郁、焦虑等量表得

分为自变量，采用分层逐步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探讨

幸福感的影响因素。采用 PROCESS 4.1 构建中介效

应模型，分析参与者的抑郁情绪通过影响积极心理

品质影响幸福感的间接效应，Bootstrap 法重复抽样

5 000 次以进行显著性检验。双侧检验，以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变量筛选时以 0.1 为显著性

标准）。

二、结果

1. 幸福感及主要影响因素得分：共 405 名被

试 完 成 全 部 测 评，其 中 男 生 193 名（47.65%），年 龄

（13.0±1.0）岁；女生212名（52.4%），年龄（12.7±0.5）岁，

独生子女193名（47.6%）。自评身体状况良好的377名， 

占 93.1%，身材满意的 196 名，占比 48.4%，相貌满

意的 221 名，占比 54.6%。263 名（64.9%）的被试感

到有学习压力，对自己学习成绩满意的 154 名，占

比 38.0%。405 名初中生的青少年幸福感量表得分

为（71.35±16.44）分，其 中 64～92 分 者 240 名，占

59.5%，即近60%学生的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幸福

感较低的 130 名，占 32%，幸福感高的 36 名，占 9%。

其他变量总体得分情况为：积极心理品质量表为

（211.3±25.5）分、CFAI为（35.7±7.5）分、PHQ-9 为（5.7± 

5.4）分、GAD-7为（4.1±4.6）分、IGDS 为（19.8±7.5）分。

2. 不同人口学特征的 405 名初一学生的青少年

幸福感量表得分比较：男生青少年幸福感量表得分

高于女生，身体状况一般或虚弱者低于良好者，对

身材满意者的幸福感高于不满意者，有学习压力者

的幸福感得分低于没有学习压力者，对相貌、成绩

满意者幸福感得分更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1。

3. 初一学生幸福感相关分析：Pearson 相关分析

显示，青少年幸福感量表得分与积极心理品质得分、

家庭功能得分均呈正相关（均 P ＜ 0.05）；幸福感得分

与抑郁程度、焦虑程度、网络游戏障碍得分均呈负

相关（均 P ＜ 0.05）。见表 2。

4. 初一学生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幸福感

为因变量，以单因素分析中 P ＜ 0.05 的人口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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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被纳入分层 1，积极心理品质得

分、PHQ-9 得分、GAD-7 得分、家庭评估得分、自评

式网络游戏障碍得分为自变量纳入分层 2，进行分

层逐步多元回归分析。以 P=0.10 的标准，逐步筛选

自变量正向影响初一学生幸福感最强的因素是积极

心理品质（β=0.525，t=17.890，P ＜ 0.001），抑郁是破

坏幸福感最强的因素（β=-0.169，t=-3.440，P=0.001）；

其次对幸福感有影响的正向因素是家庭功能。见表3。

5. 初一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和抑郁对幸福感中介

效应分析：以 PHQ-9 评分为自变量，青少年幸福感

量表得分为因变量，以积极心理品质为中介变量，

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见图 1。结果显示，抑郁对积

极心理品质呈负向预测关系（β=-0.237，P ＜ 0.001），

积极心理品质与幸福感呈正向预测关系（β=0.580， 

P＜0.001），间接效应显著（β=-0.137，95%CI=-0.208～ 

-0.067），占总效应的23.7%。直接效应显著（β=-0.441，

95%CI=-0.501～-0.382），占总效应的 76.3%。采用

平行中介分析方法进一步探讨积极心理品质的哪

些维度对青少年幸福感有最强的预测作用。结果

显示，积极心理品质的 6 个维度中，对幸福感正向预

测能力最强的 2 个维度是“卓越”（95%CI=-0.177～ 

-0.074）和“利群”（95%CI=-0.074～-0.011）两类积

极心理品质，两者 95%CI 都不包含 0，中介效应显

著，其他4个维度的中介效应均不显著（均P＞0.05）。

见表 4。

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影响初一学生幸福感的核

心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初中生幸福感源于各种因

表1 不同人口学特征的 405 名初一学生的青少年幸福感

量表得分比较（分，x±s）

项目 人数 幸福感 t/F 值 P 值

性别

 男 193 73.69±15.70
2.504 0.012

 女 212 69.65±16.71

家中排行

 独生子女 193 71.64±16.45
-0.059 0.953

 非独生子女 212 71.73±16.04

居住情况

 双亲 315 72.11±15.88
0.978 0.329

 非双亲 90 70.21±17.37

身体状况

 良好 377 72.81±15.68
5.291 ＜ 0.001

 一般或虚弱 28 56.54±15.93

转学

 是 13 75.00±12.73
0.749 0.455

 否 392 71.58±16.32

身材

 满意 196 76.14±15.52
5.625 ＜ 0.001

 不满意 209 67.39±15.39

学习压力

 有压力 263 68.99±15.93
-4.659 ＜ 0.001

 没压力 142 76.67±15.62

成绩满意

 满意 154 77.61±14.57

 一般 152 69.80±14.66 20.619 ＜ 0.001

 不满意 99 65.37±17.92

相貌

 满意 221 77.90±13.91

 一般 149 65.65±15.75 47.793 ＜ 0.001

 不满意 35 58.11±13.90

表2 初一学生幸福感与积极心理品质、网络游戏障碍、

焦虑、抑郁、家庭功能的相关性分析（r 值）

项目 幸福感

网络

游戏

障碍

积极

心理

品质

焦虑 抑郁
家庭

功能

幸福感 1

游戏障碍 -0.320a 1

心理品质 0.689a -0.050 1

焦虑 -0.516a 0.423a -0.185a 1

抑郁 -0.586a 0.460a -0.245a 0.797a 1

家庭功能 0.591a -0.430a 0.279a -0.563a -0.639a 1

  注：aP ＜ 0.05

表3 初一学生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分层逐步多元回归分析

项目
非标准

化系数
标准误

标准化

系数
t 值 P 值 VIF

常数项 -8.146 5.950 - -1.369 0.172 -

身体状况 -2.470 1.820 -0.039 -1.357 0.176 1.128

学习压力 1.953 0.971 0.058 2.011 0.045 1.136

学习满意度 0.094 0.610 0.005 0.154 0.878 1.194

积极心理品质 0.333 0.019 0.525 17.890 ＜ 0.001 1.195

抑郁 -0.512 0.149 -0.169 -3.440 0.001 3.366

家庭功能 0.485 0.076 0.228 6.349 ＜ 0.001 1.795

焦虑 -0.346 0.158 -0.099 -2.194 0.029 2.822

  注：- 无数据；VIF 方差膨胀因子；R2=0.715，调整后 R2=0.709，

F=123.968，P ＜ 0.001，D-W=1.524

  注：aP ＜ 0.001；协变量（年龄、性别）没有绘制以增加可读性，但是包含在

模型中

图1 初一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在抑郁和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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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综合交互作用，既受个体的积极心理特质影响，

也与个体内在体验到的抑郁、焦虑情绪、人际关系

和学习压力感知及外在的家庭功能有关。同时，学

习成绩满意度，对身材、相貌的满意度都对初中生

幸福感有影响。此外，网络游戏障碍对幸福感有显

著的负向预测作用。本研究结果显示，对幸福感影响

强度最大的是积极心理品质，它预测幸福感并中介了

抑郁症状与幸福感的负相关关系。进一步分析表明，

积极心理品质中的卓越品质和利群品质是预测幸福

感最重要的 2 个维度。这进一步证实了 Diener［20］的

观点，即人格是可靠、有力的幸福预测指标。

本研究结果显示，405 名初一学生幸福感总体

处于中等水平，与高立雅等［21］在北京市做的以初一

学生为被试的研究结果相近，也与重庆市青少年幸

福感的调查结果［22］一致。初一学生幸福感不高的

原因可能受其心理适应水平、学业压力、核心自我

评价水平、自我控制能力、正念特质的影响［23］。初

一学生正处在从童年向青少年过渡的关键阶段，新

的校园环境和人际环境、学习压力以及生理上的逐

步成熟带来的身体变化，都给他们的心理适应带来

了冲击与挑战。此外，这一阶段学生的大脑前额叶

发育不成熟，自控能力差、正念特质发展较弱也可

能是幸福感不高的原因［24］。国内外研究表明，正念

特质与幸福感呈正相关，是提高积极情绪的脑神经

机制之一［25-26］，而幸福感的最重要元素之一就是积

极情绪。本研究结果显示，女生的幸福感比男生低，

与张春阳等［27］的研究结果相似。其原因是这一阶

段女生的反刍思维倾向加剧了抑郁程度，导致更少

体验到幸福感。袁加锦等［28］的研究从情绪加工及

神经机制的角度也提示，幸福感可能存在性别差异。

综上所述，学生的幸福感与自身心理品质、性别、年

龄、身心发展的特殊阶段等多种因素有关。

本研究结果显示，初一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总

体得分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这与黄夏霞［29］的研究结

果基本一致，提示本研究中初一学生具有较好的积

极心理品质。此外，本研究中被试总体的家庭功能

得分处于较高水平，这一结果与刘晓凤等［30］的研究

结果一致，表明这些学生的家庭功能较好，能在一

定程度上提升这些被试的总体幸福感。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所有影响青少年幸福感的

因素中，个体内在的积极心理品质对幸福感的预测

作用最强，这与 Toner 等［31］及 Park 和 Peterson［32］的

研究结果一致。李维巧［33］的研究也证实了积极心

理品质在个体应对外界压力中具有重要的调节和缓

冲作用。人格理论特质认为个体幸福与否主要受其

人格特质的影响，拥有更多积极人格特质的个体总

是更积极地看待他所处的环境和所经历的生活事

件，以更为积极的方式应对外界的各种变化，而幸

福感就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34］。因此，从幸福感

产生的过程来看，积极心理品质自然是幸福感最重

要的正向预测因素。在幸福感的负向预测因素中，

抑郁的影响最大。其机制可能是抑郁状态下，个体

的消极情绪增加，活动能力减弱，人际交往意愿下

降，不利于支持性人际关系的建立，从而削弱了优

势品格发展，导致幸福感下降。此外，积极心理品

质是一种通过行动表现出来的稳定特质，而抑郁症

状则会抑制个体的各种活动，导致积极心理品质的

发展受阻，从而阻碍了感受幸福的心理资源［27］。本

研究结果显示，积极心理品质中介（缓冲）了抑郁对

幸福感的影响，提示如果个体拥有较好的积极心理

品质，即使因为各种生活事件导致抑郁情绪的发生，

但因为有积极心理品的正向保护作用，抑郁情绪对

幸福感的破坏也是有限的。

综上，本研究通过对积极心理品质 6 个维度的

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卓越”和“利群”这 2 个心

表4 初一学生卓越和利群品质对幸福感的平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路径 效应值 标准误 95%CI P 值 效应量（%）

总效应 -0.578 0.041 -0.658～-0.498 ＜ 0.001 -

直接效应 -0.389 0.033 -0.457～-0.331 ＜ 0.001 67.30

抑郁得分 - 认知 - 幸福感 -0.009 0.007 -0.026～0.002 0.212 1.56

抑郁得分 - 情感 - 幸福感 -0.019 0.013 -0.046～0.005 0.130 3.29

抑郁得分 - 意志 - 幸福感 0 0.003 -0.006～0.006 1.000 0

抑郁得分 - 律己 - 幸福感 0 0.003 -0.007～0.007 0.937 0

抑郁得分 - 利群 - 幸福感 -0.040 0.016 -0.074～-0.011 0.009 6.92

抑郁得分 - 卓越 - 幸福感 -0.121 0.026 -0.177～-0.074 ＜ 0.001 20.93

  注：- 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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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特质对提升幸福感有更大的正向预测作用。“卓

越”维度包括信念、希望、乐观、审美、感恩和幽默，

这些特质关注生命意义和精神层面的发展，证实了

自我超越的特质与幸福感高度相关［35］。此外，本研

究结果也与郑璐［36］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卓越品

质是提升幸福感，减轻抑郁、焦虑情绪和压力的有

效工具。此外，卓越品质与精神层面的提升密切相

关，而这将直接有利于身心的健康发展［37-38］。“利

群”维度指涉及社会情感、与人建立良好人际关系

的品质，包括团队合作精神、领导力和公正。同样

有研究证实，这种品质能够促进初中生与人建立支

持性关系，更好地适应某些群体和社会［39］，是提升

身心健康和幸福感的保护因素［36］。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只抽取了一个学校初

一学生被试，没能获取其他年级初中学生样本进行

综合分析，导致研究结论的推广性可能存在一定局

限。另外，本研究仅为横断面研究，无法观察到积

极心理品质、抑郁情绪与幸福感的动态关系。在今

后研究中可以增加不同年级中学生样本，并进行纵

向随访评估，以探索积极心理品质、抑郁与幸福感

之间的动态关系及影响因素，为持续增进青少年的

积极心理品质，减少抑郁的发生，提升幸福感提供

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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